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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传到西方，似乎证明了他们某种不祥的预感，也唤醒了他们集体无意识深处沉睡
的噩梦。预感是关于“黄祸”的预感，而噩梦则是“启示录”中的末日景象：如海沙般众多的魔鬼部
族，将攻占蒙爱的圣城……[2] 

















都是“黄祸”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。克尔南（V. G. Kiernan）谈到“黄祸”时指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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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有关义和团的故事，是西方20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的、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。它在19世纪
西方轻蔑、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，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，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，
还蕴藏着一种邪恶的危险的因素，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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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……一个穿制服的车夫——也是个亚洲人——轻巧地跳下车来，打开车门，乘客走下车来。街对
面房屋的窗户亮起了灯光，面街的大门打开了。 
    一个高个头、富有的中国人，穿着一件带毛领的大衣戴着皮帽子，敏捷地走进门，身后跟着一个穿
着灰皮披风的阿拉伯姑娘。她的形象在我眼前一闪而过，就像艾德蒙·杜拉克为《一千零一夜》所画的
插图上的人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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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西方人的“黄祸”想象，不仅是以中国为背景的，它可能涉及到整个亚洲，只不过20世纪绝大多数
时间里，中国是其主要背景，而以傅满洲为代表的中国人是“黄祸”的祸首。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
间，日本人才取代中国成为“黄祸”的“祸首”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构比事实更有生命力”（Fiction Lives Longer than fact）[41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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